台語的文字
    任何一種語言，只要經過規劃、設計，都能夠制訂出一種書面記寫系統，也就是所謂的文字系統。台語自然也不例外。過去台語也曾經有不少文獻，這些書面記寫的台語文獻，主要有兩種形式，一種就是依傳統方式以漢字記寫，另一種就是教會人士所制訂的拼音文字，也就是所謂的教會羅馬字或白話字。這兩種文字系統，都各自有其優點及缺點。下面我們就漢字來談談用漢字來記寫台語的優點及缺點。
1. 台語的漢字
    在談到台語的漢字之前，先要具備的一個觀念是語言先於文字的事實。依照考古學家的推估，人類在地球上活動的時間，大概有一百萬年到五、六百萬年之間。人類和其他動物最大的差異之處在於人類有使用語言的能力，而其他動物沒有。在人類長達數百萬年的生存期間，人類使用語言的時間，至少也有數十萬至數百萬年之間。相較於人類語言的使用歷史，人類最古老的文字卻只有六千年的紀錄。現在我們看到的漢字，是由甲骨文之類的古文字演化而來，甲骨文字只有三千多年的歷史。依其演進的情況推估，甲骨文字的草創時期大約可以往前推到四、五千年前。
早期的甲骨文字字當然是用來記寫當時的人所使用的口語，後來口語經過了混合、演變，早已經和當時記錄的口語有了極大差異，但文字因為有固定的寫法，所以演化的速度比語言慢，最後漢字記寫的就變成了只用於書面的文言文，和日常口語的差距越來越大。一直到清朝末年，正式的書面文字還是文言文，但平常說話卻沒有人說「文言」，這也是胡適先生後來會發起白話運動的主要原因。
以漢字記寫的文言文，因為早就和口語脫節，所以長期以來，很多說不同語言的人，都能夠使用以漢字書寫的文言文來溝通。歷來所謂的漢人，其實是許多不同民族的混合族群，但是因為都接受了以漢字為中心的文化，所以都說自己是漢人。這些人使用的語言並不相同，彼此之間的文化聯繫主要就是以漢字書寫的文言文。除了漢人之外，其實韓國人、日本人、越南人都曾經使用過漢字。到現在日本的正式書面文字還使用兩千個左右的漢字。
在漢字專用來記寫文言文之後，後代人又以漢字來記寫口語，大概是起始於唐朝的變文。變文是為了宣講佛經的一種文學形式，為了便於一般大眾理解，採用了口語的文體，而不以文言來書寫。當時的人識字率很低，多數人沒有閱讀文言文的能力。佛教人士為了傳教，必須透過口說的方式，來講述佛經的故事，所以自然採用了口語來講述，記錄時也用口語的文體來書寫。後來這種口語的文體被以說故事為生的人所襲用，才慢慢發展出白話文學，最早的白話文學作品就是宋朝的短篇小說──話本。
話本後來慢慢演進到元、明、清各朝代的戲曲和長篇小說，其中的文字，主要都是口語。不過其中的口語，記寫的都是當時京城所在地的語言，只有少數是以南方口語寫成。例如清朝的長篇小說「海上花」的對白，就是以「吳語」，也就是上海一帶的語言所寫成。也因為如此，海上花在古典白話小說中較不通行，所以後來著名作家張愛玲，還把這部書翻譯成「華語版」。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，漢字可以用來記寫不同語言，但如果不懂那種語言，即使熟識漢字，也未必能讀懂那種文章。例如海上花裡有這麼一句對白：「价莫我就搭阿招做皮篷末哉。」我想在台灣的人，絕大多數，包括我在內，都看不懂這句話，雖然平常我漢字的讀寫能力很好。
此外，香港的粵語也用漢字來記寫，但是我們在台灣的人，看到香港報紙上用粵語寫的文章，往往不能完全理解。粵語裡的詞彙像是「點解」（為什麼）、「邊度」（哪裡）、「大脾」（大腿）、「琴日」（昨天）等，雖然用的都是我們也會使用的漢字，但是這些漢字所組合成的語詞，若不加註解，我們這些不懂粵語的人卻都無法瞭解。日語裡的漢字也是一樣，沒有學過日語的人往往無法瞭解，有時甚至會造成誤解，例如：「大丈夫」（沒問題）、「注文」（預定）、「汽車」（火車）、「寡默」（沈默寡言）、「兩替」（兌換貨幣）、「寮生」（寄宿生）等，都不是沒有學過日語的人所能理解的。
從以上的例子我們可以知道，漢字可以用來記寫不同的語言，但是不同的語言在眾多的漢字裡各取所需，懂得漢字的人未必瞭解所有用漢字書寫的不同語言。就像歐洲各國的文字都是以羅馬字母來記寫，所以乍看之下，法文、德文、英文、西班牙文都很像，但是懂英文的人未必看得懂同樣用羅馬字書寫的法文，懂德文的人也不見得看得懂西班牙文。我們在台灣的人雖然都學過漢字，也會說閩南話，但是由於過去我們的漢字教育學的不是用來寫北京話的漢字，就是用來寫文言文的漢字，從來沒有人教過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漢字來記寫台語，所以當我們看到用漢字記寫的台語，我們也不見得看得懂。
現在我們要進一步來探討的是，台語的所有的語彙，是不是都有相對應的漢字可以書寫。要回答這個問題，我們必須記得：早期的漢字並不是為台語而造的，甚至也不是為北京話而造的，所以早期的漢語白話文學，文字的使用並不一致，也是經過了一段不短的時間，才逐漸有了較為一致的寫法。早期小說裡寫的「角兒」，現在寫成「餃子」；「甚麼」現在寫成「什麼」；「纔」現在寫成「才」；「喫」現在寫成「吃」等。現在我們查華語字典，裡頭還有所謂的異體字，就是華語所用的漢字還不完全一致的證據。
有人說，每一個台語的語彙，都有正確的漢字可以書寫。顯然這個說法也不完全正確。語言是有生命的，舊的詞彙會因為時代改變而死亡，每一個時代的人也都會因為要因應當代的需要而鑄造新的語彙。古代的人不可能預知現代人的需要，而預先造好漢字來讓未來的人使用。新語彙的出現，也許可以從舊漢字找到合用的字形，但不保證一定有合用的漢字可用。
比如說，台語曾經從日語裡借了不少詞，有些是借日語用漢字記寫的詞彙，用台語來發音，這一部份較無問題，因為本來就有漢字可寫，而漢字都可以用台語來發音。這類詞的例子像是「月給」（月薪）、「寄付」（捐助）、「放送」（廣播）等。但有些來自日語的借音詞，就比較麻煩。例如台語從日語借來的 ‘khi-móo-tsih’（感覺），原來的日語漢字是「氣持」，可是台語借的是日語的發音，這個詞如果要用漢字來寫，要怎麼寫呢？難道古代的人會先替我們造好字讓我們寫這個詞嗎？因為這個詞的發音找不到字形、字義完全對應的漢字，如果要寫，大概也只能找同音的漢字來充數，就像早期來自印度話的「比丘」、「佛陀」、「菩薩」之類的外來詞。
其實所有的漢字都是人造的，都是為了配合不同時代的需要而造的。雖然說漢字的歷史只有三到五千年，但是到康熙字典編成時，其中已經收了將近五萬個漢字。所有的這些漢字，依其用傳統的注音方式，每一個字都可以用華語或台語讀出來。台語語彙需要的漢字不會太多，因為華語文裡常用的漢字也不過三千字左右，所以台語的語彙要在康熙字典裡找到可用的字，應該不是大問題。問題在於現在是電腦資訊時代，如果我們選用的字，電腦中尚未造字，那麼在使用電腦時，就會有困擾。
可能還是有人要問，為什麼我們不選用和華語相同的漢字呢？要回答這個問題，我們先要知道，台語和華語是不同的語言，所用的語彙有很多不同，而漢字又有固定的台語發音，所以有時候和華語在用字上會有衝突。舉例來說，前面我們說過，華語的「黑板」，台語說成 ‘oo-pang’，漢字要寫成「烏枋」，因為「板」字的台語發音是 ‘pán’，「枋」字的台語發音才是 ‘pang’。地名的「枋寮」，台語就說成 ‘pang-liâu’。華語裡的「木板」，台語通常說成 ‘pang-á’，漢字要寫成「枋仔」，如果寫成「板仔」，發音是 ‘pán-á’，在台語就成了「棺材」的意思。
因為漢字是同時包含有字形、字音、字義的書寫系統，所以台語在選用漢字時，就必須同時兼顧漢字的形、音、義。這固然可以說是漢字的優點，但卻也是缺點。如果在康熙字典裡，我們找到了一個形、音、義都和台語切合的漢字，但這個字卻是華語文裡所不用的，這樣大多數的人看到這個字就可能不會發音，當然也就不會知道這個字的意思了。例如華語裡表示無味的「淡」，台語說成 ‘tsiánn’。如果選用跟華語一樣的漢字「淡」，發音卻是 ‘tām’，像台北縣的「淡水」，台語的發音是 ‘Tām-tsuí’。所以「淡」就不適合作為台語 ‘tsiánn’ 的漢字。
康熙字典裡有一個字，是一個「斬」，下面加上一個「食」的字，華語的發音是「ㄗㄢˇ」，意思是「無味」，這個字應該就是台語所說的 ‘tsiánn’。現在問題來了，這個字一方面電腦打不出來，而且即使打出來了，大多數人也不認識。如果用手寫，筆畫也太複雜，所以很多從事台語寫作的人，就用「汫」這個字來寫台語的 ‘tsiánn’，因為「汫」筆畫簡單，電腦打得出來，而且符合漢字六書的形聲原則，也就是代表意思的偏旁是「水」，和「淡」字的部首相同，代表發音的「井」，台語的發音是 ‘tsénn’ 或 ‘tsínn’，和淡而無味的 ‘tsiánn’ 很接近。
從以上的說明，我們可以知道，台語要用漢字來記寫，選用的漢字未必和華語相同。正確的台語漢字，應該在字音、字義上都和台語切合。這種在音義上都合於台語的漢字，就是台語的「本字」。不過很多台語的本字，是漢字裡的罕用字，大多數的人未必認識，寫出來我們既不會發音，自然也就不能瞭解這個字的意思。比如台語早上問候的話說成 ‘gâu-tsá’，我們說某人能幹，也說他 ‘gâu’，這個 ‘gâu’ 是華語裡不用的字，漢字到底應該怎麼寫呢？
日據時代日本人記寫台語時，喜歡選字義和台語接近的漢字，而不管這個字的發音是否和台語符合，所以日本人把 ‘gâu’ 寫成了「賢」，但是「賢」這個字在常用在人名裡，台語的發音是 ‘hiân’，硬要把發音是 ‘hiân’ 的字念成 ‘gâu’ 實在並不恰當。在康熙字典裡，有一個「𠢕」字，華語的發音是「ㄠˊ」或「ㄏㄠˊ」，意思是「強」。這個字勉強可以算是台語 ‘gâu’ 的本字，但是這個字一般人的電腦裡頭沒有，多數人也都不認識，要採用這個字，一方面要在電腦裡造字，另一方面要教會說台語的人使用。
 另外，華語說「我要回去。」台語要說成 ‘Guá beh tńg--khì.’。在這句話裡，‘guá’ 的漢字和華語一樣，都寫成「我」。‘tńg--khì’ 寫成「轉去」，多數人也都能理解、接受。但是 ‘beh’ 的漢字要怎麼寫？民間台語流行歌都把 ‘beh’ 寫成「欲」，雖然音不對，但已經是民間習用的字，為了方便學習、使用，可以直接採用。
我們可以說，將來如果我們決定要用漢字來記寫台語，本字應該是要優先考慮選用的。其實台語的本字很多和華語的用字相同，例如：「天、狗、草、國、酸、鹹、好、臭、跳、講、想、笑」這些字都可以直接用台語發音，意思也和華語相同，會說台語的人都不需要另外學習，直接能讀能寫。這是台語使用漢字的優點之一。但是當台語的用詞和華語不同，使用的漢字也和華語不同時，很多人就會覺得是「怪字」，不會念也不懂意思。例如看到「𠢕早」這兩個字，很多人都念不出來，也無法瞭解。所以將來我們一方面要透過教育，來教導大眾台語的文字，政府的教育或文化機構、學者、台語寫作者在選用台語漢字時，也要考慮到大眾接受的程度，因為文字畢竟是要給大眾使用的，不是讓學者在象牙塔裡自娛用的。
比方說，華語的「桌子」，台語說成 ‘toh-á’，大多數人都把這個詞的漢字寫成「桌仔」。但是有學者認為，台語的詞尾 ‘á’ 本字是「囝」，所以華語的「桌子」台語應該寫成「桌囝」。「囝」這個字也念成 ‘kiánn’，意思是「兒子」，也就是 ‘kiánn’ 的本字。此外，華語的「小孩」台語說成 ‘gín-á’，學者也說這個 ‘gín’ 也是來自 ‘kiánn’，所以漢字也應該寫成「囝」。如果我們接受學者的建議，華語的「小孩子」台語說成 ‘gín-á-kiánn’，正確的漢字寫法應該就是「囝囝囝」，請各位讀者想想，這樣的用字理想嗎？
其實文字是為了因應使用人的需要而設的，重要的是使用者使用的方便性和辨識性。筆者認為文字的選用，最高的指導原則應該是「約定俗成」，甚至也不必反對「積非成是」，只要多數的使用者都能認同，都愛用的就是好的文字。是不是本字，有時並不是那麼重要。所以筆者主張，像 ‘gín-á-kiánn’ 這個詞，不妨從俗，分別寫成「囡仔囝」這三個不同的漢字，相信會比要大家把「囝囝囝」這三個相同的字，念成三個不同的音要好得多。
台語的來源複雜，很多語彙可能來自非漢語系統，所以要在像康熙字典這類的漢字字典裡找台語的本字，可能有很多語彙找不到本字。遇到這種情形時又該怎麼辦呢？其實台語的漢字文獻裡，已經有一些俗寫字，可以供我們參考採用。比方說，華語的「帶」，在台語裡有三個對譯詞。華語說「沒帶錢」，台語說成 ‘bô tsah tsînn’，漢字可以寫成「無紮錢」。華語說「臉帶笑容」，台語說成 ‘bīn tuà tshiò iông’，漢字寫成「面帶笑容」。華語說「帶孩子出去」，台語說成 ‘tshuā gín-á tshut--khì’，後四個字寫成「囡仔出去」沒有問題，但是動詞 ‘tshuā’ 要怎麼寫呢？民間有一個 ‘tshuā’ 的俗寫字，上面是個「毛」字，下面加四個點的「𤆬」。這個字不見於康熙字典，是早期說台語的人仿造漢字的會意原則造出來的字。上面的「毛」代表一隻母雞，下面的四點代表四隻小雞。這個字以母雞帶小雞的圖像，來表示含意為「帶領」的 ‘tshuā’。像這樣的字，我們的電腦裡就應該制訂，以方便台語寫作的需要。
再如台語的否定詞很多，其中表示「尚未」、「還沒」這個意思的 ‘buē’，漢字可以寫成「未」，另一個表示「不會」、「不可能」的 ‘bē’。民間常見的寫法是「袂」，為了從俗，我們也應該直接採用。
從以上的說明，我們可以瞭解到：如果我們要以漢字來記寫台語，一方面我們可以從康熙字典之類的傳統字書中，找到音義相合的台語本字，另一方面，我們可以從民間的文獻中，採用大眾習用的俗寫字。對於既找不到本字，又沒有習用俗寫字的台語詞彙，我們也不妨依照漢字造字的六書原則，也就是象形、會意、指事、轉注、假借、形聲等原則，來造出方便大眾辨識、讀寫的台語漢字。這一方面需要學者和民間的台語寫作者共同研究、討論，一方面也需要資訊業者配合設計字形軟體，以便將來台語文字的書面化、標準化、現代化和資訊化。
下面我們要對以漢字記寫台語的優缺點，做個小結。相較於像是拼音文字之類的文字系統，使用漢字來書寫台語有如下優點：1. 對很多國人來說，只有漢字才是文字，來自西方的拼音文字不是真文字，所以在感情上和文化上，漢字比較容易讓國人接受。2. 有很多漢字是華語、台語相通的，所以受過華語教育的人，這些字不需要另外學習。3. 漢字同時具備形、音、義，只要是學過的字，看字形立刻可以發音，同時瞭解意思。拼音文字因為沒有可以辨義的字形，必須完全靠發音去瞭解意思，在理解上較為間接。4. 漢字字形直接表意的功能是拼音文字無法做到的，這個功能可以跨越方音的障礙，不同地區的人都能依其地方口音來讀，例如，看到「火」，說台語而又學過漢字的人都瞭解其義，而且可以依據自己的方言，分別說成 ‘hué’， ‘hé’ 或 ‘hér’。拼音文字只能擇一記寫，不同方言的人，解讀時較為困難。
但是用漢字來寫台語，也並不是毫無缺點。下面就是使用漢字可能面臨的一些缺點：1. 前面說過，漢字並非專為台語制訂，台語長久以來，書面資料較少，很多說法沒有寫定的漢字，很多台語語彙到底應該怎麼寫，到現在很多學者及台語作家的意見仍舊極為分歧，雖然教育部國語會已經透過《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》制訂了常用的臺灣閩南語漢字，但一般大眾還不習慣使用，還需要透過更多教學工作來推廣。2. 數十年來的華語文教育，使大多數人都習慣於華語的書面文字，而忽略了漢字的閩南語發音及正確用字，很多人認為華語所說的「有空」，台語直接說成 ‘ū-îng’ 就好了，不一定知道台語應該寫成「有閒」。3. 即使是教育部國語會已經制定的台語漢字，因為用字和華語不同，很多人看到了不認識，反而認為那些是「怪字」。例如華語說的「放在這裡」，台語說成 ‘khǹg tī tsia’，漢字寫成「囥佇遮」，很多人看不懂，聽人解說之後，還質疑為什麼要用這些「怪字」。可見很多人還不能接受台語用字和華語不同，需要另外學習的事實。4. 很多台語的漢字是罕用字，一般的電腦裡頭沒有，也有很多是傳統漢字裡根本沒有的字，所以我們必須下載台語的字型軟體，才能在電腦中處理這些台語的特殊漢字。
